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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說  第二名    段佩妤      筆名/ Duan             

個人簡介：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

    目前就讀東華大學華文文學所創作組。 

    曾獲桃城文學獎、奇萊文學獎短篇小說佳作。 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
幕之內一拳 

 

走在走廊上，我數著日子，事發到今天，已經過了兩個禮拜。除了相關人物，

學校裡沒幾個人發現事態異常，偶爾有提出疑問的人，但都十分樂於接受容易消

化的答案。就連當事人孫浩偉臉上的傷也逐漸好起來，像個沒事人一樣，又在操

場上打滾。 

時間一拉長，整件事異常清晰起來，在我看來，反而產生一種不真實的荒謬

感，也許因為我是一個旁觀者，始終沒有參與其中的關係。但是旁觀也有旁觀的

價值，如果是推理小說，我就是相關證人，因此，我做了許多筆錄，大多是跟老

師報告我對孫浩偉的長期觀察心得，一起探究他的行為動機。這幾天，我已經非

常習慣被叫到老師辦公室。讓我不爽的是，為什麼我比當事人更常被找來問話？

進到辦公室，除了班導玲子，還有數學老師沒下班，玲子正在批改作業。沒有打

擾她，我自動在會議桌那邊坐下，我已經十分熟悉「一起關心浩偉」的會議流程。 

上個星期，校方將事情處理掉之後，玲子第一次單獨找我問話，她看著我的

眼睛說：「郁祥，事情雖然已經告一段落，但是老師還是想知道一些細節。」顯

然她並不同意學校的處理方式，也不相信浩偉的回答，「浩偉一定還有說些什麼

吧？」我知道她在考慮要不要用更強硬的語氣問我，多虧我媽，我已經太熟悉這

種情況，這種時候沉默就對了，最好稍微低下頭來博取同情。很快的，她收回那

越來越強硬的態度，起身幫我拿了水和零食，從急轉的態度我看得出來她有點內

疚，想做點什麼好挽回她一貫溫柔和耐心的形象。她走到飲水機旁，我看著她腳

上那雙過大的絨毛拖鞋，玲子的腳踝蒼白消瘦的可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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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次跟老師對話前，我都會重新細想那天的情況。也許盡責的證人就該如

此，努力把話說得恰如其分，要是太少便無法協助警方想像推敲，太多又失了客

觀性，容易模糊焦點。 

 

事情是這樣的，事發那天傍晚，孫浩偉翻進我家後院，爬進我房間的陽台，

他一如既往拍打落地窗。我拉開窗簾一看，他右眉骨瘀青發紫，右眼腫到睜不開，

人中滿是乾掉的血痕，鼻孔裡還有沒乾的血漬。我心想，這一次學長手勁也太大，

被揍到連他媽都認不出來了吧。我也一如既往默默打開落地窗，沒有過問他的鼻

青臉腫。他進到我的房間，我看著血滴隨著他亦步亦趨地弄髒我房間的地板，我

跟在他身後，用黑色襪子把血漬一一抹掉。他身上拳擊社的藍色社服已經被沾染

成黑青色，他戴著拳擊手套，徒勞的對我桌上的衛生紙揮拳，我從衣櫃裡拿出毛

巾往他臉上丟。他朝臉上胡亂抹了一把後一屁股坐在地板上，沉默了十秒後，他

說：「我說要放火……你還記得吧？」他的聲音在顫抖，不知道是疼痛襲來的後

勁還是腎上腺素還沒消退。他的後牙根咬得緊緊的，也許口腔出血了。幾天前的

晚上，他在電話上說：我現在要去放火燒了拳擊室。 

 

事情就是從這裡開始的。這樣的開頭，我怎麼說得出口？尤其是這兩天，我

發現玲子的白頭髮像日本鬼娃娃般瘋狂生長。玲子還沒結婚呢。這麼想也許很傲

慢，但有些事，大人還是不要知道比較好。 

我不確定當時聽到他這麼說的時候，我在想什麼。大概什麼想法也沒有吧。

首先，拳擊室、學校甚至任何地方燒成一團火球，對我來說，大概不怎麼重要，

對我爸媽也不重要，反正他們早就想把我送到隔壁鄉的私立中學。在我連續三個

學期拿到全校第一名之後，我爸懷疑這間學校的素質不值得拿來做參考，顯然我

哥在私校拿到全校第一名比較值錢，畢竟那裡的學費是這裡的兩倍。再說，根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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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長達六年的觀察，要說孫浩偉這個人有什麼可取之處，那就是他言出必行，所

以試圖阻止他也是白費力氣。我只叫他小心一點，便掛上電話。那天晚上我夢見

火焰圍著我房間的天花板往下延燒。隔天當我倆站在校門口，看著完好無缺的學

校時，不等我問，他先開口了：「後來我媽叫我去買米酒。」我知道他在唬爛，

但是我也沒多問。原來，那天晚上，他真的去了拳擊室。 

 

我還來不及阻止他，他已經把白色的毛巾塞進出血的鼻孔裡，「我在我家車

庫灌汽油桶的時候，不蓋你，拳擊室在我眼前亮了起來，像電影的回憶畫面，一

清二楚。垂吊在角落的沙袋：五個；搖搖晃晃的木頭置物架：三層；破爛的拳擊

手套：二十個；生鏽的置物櫃裡面有臭衣服一堆、爛球鞋十隻、破毛巾數不清；

拳擊室正中央的擂台圍繩：四個邊。媽啊……我還想我一定要在擂台完全燒起來

之前在上面揮個幾拳，超帥，連漫畫也沒有的大場面。」 

所謂細節成就唬爛啊，他從以前就十分在意細節。 

國小三年級的時候，我媽轉任 G 小學的校長，所以我被迫跟著轉去 G 小學。

那時候，我認識了孫浩偉，他長得白淨瘦小，一頭茂密黑髮，過長的瀏海遮住他

的眉毛，陰鬱壓在他的肩頭上。我被安排坐在他右邊，操場景觀第一排，我們是

班上最矮小的男生。隨著年級增長，我慢慢坐到後排，而他還在前三排徘徊無法

後退。他記得每一個嘲笑過他的人，學期末的時候他曾經數給我聽：「班長叫我

小矮子十五次；副班長拍我頭八次；學藝股長壓我肩膀六次；衛生股長叫我娘砲

十次；老師叫我小可愛兩次。」 

「下學期幹部就換人了欸。」我說。 

「沒差，我記得誰是誰。」事實上他的記憶力的確很好，雖然我不知道用在

那種地方幹嘛。 

 

鼻血吞噬純白毛巾的一角後，終於有停止的趨勢。我從他失焦的眼神判斷，



4 
 

他正在腦震盪的餘波上。我目測他的腦袋被打中了五六次，我向他的腦袋提出問

題：「你還記得六年級上學期的副班長嗎？」 

「幹，是罵我十二次娘砲的蕭志坤……先不要插嘴啦。」 

他說他把腳踏車插進學校後門的灌木叢裡，把汽油桶扔過去之後，翻牆進入

校園。夜晚的教學大樓巨大陰森，他的影子渺小淒涼，他說他在樓梯口猶豫了，

因為想起那個十三層階梯的校園傳說，但是他隨即想到，等一下地下室燒起來，

連鬼都該跑了，「更重要的是，這時候回頭就輸了。」瞬間的膽怯被他留在走廊

上，他提起汽油桶，繼續向地下室的拳擊室前進。 

孫浩偉就是這樣，很認真看待自己的弱，近乎偏執的計較自己的弱。他無法

與它共處，無法試著妥協，無法假裝沒看見，拚個你死我活，搞到玉石俱焚，才

是他的解決之道，不管卑鄙與否，他都想要一把火燒了自己的軟弱，即使它顯然

會不斷在灰燼裡重生，他還是會不厭其煩的再次撲上去，試圖擊倒它。他不明白，

強跟弱是相對論，不是像少年漫畫的主角那樣，被打倒再站起來就能變成絕對的

強者。站在地下室的樓梯口，他望向走廊盡頭的拳擊室，沒有料到的是，裡面的

燈亮著。 

 

「到底為什麼要燒拳擊室？」我遞給他冰袋。 

為了上有拳擊社的國中，孫浩偉央求他媽幫他轉學，他的藉口是：我想跟張

郁祥一起上國中。雖然加入拳擊社後，一天到晚只是幫學長穩住沙袋，坐在旁邊

看學長練習，沒有得到什麼扎實的訓練，但他也算甘之如飴。因此，我沒想到他

居然會想一把火燒了拳擊室。冰袋覆蓋在眉骨上，他整張臉皺成一團，他接著說：

「嘲笑我的身高：二十五次；練習時故意亂打：十次；沒有道理的使喚：十八次；

對我的身體開玩笑：八次；冷嘲熱諷：每次。」他沒有算因為反抗學長的命令而

被打得鼻青臉腫的次數，加上今天大概有十五次吧。每次臉上有明顯傷痕的時候，

他就會躲在我家，打電話回去跟他媽說：我今天要在張郁祥家寫功課，住他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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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他說：「最重要的是，有資格練拳的人：零。」他想要讓那些人失去練

拳的可能性，最好學校就此廢除拳擊社。他有一套拳擊理論，每次談到練拳的道

理，他會用高深莫測的語氣說話，雙眼看向虛空。我知道那些拳擊經是他爸告訴

他的，那個離婚後兩三年沒來看他，現在可能是計程車司機、建築工人，或是在

夜市擺攤的爸爸。他從不提爸媽分開的過程，就好像他爸只是出遠門，偶爾見不

到面。從小，孫浩偉就跟著他爸一起看拳擊比賽。國小四年級的時候，有一陣子

他把自己當成幕之內，一天到晚把努力和成功之間的道理掛在嘴上，然後在走廊

上揮舞他短小的拳頭，在操場上拼命伸出手掌抓住被風颳下來的落葉。有一次被

我媽撞見，回家後她跟我說，可以和不同的小朋友玩，當然她是指功課好的小朋

友。我很難跟她說明，我需要的不是一起辦家家酒的朋友，或是另外一個成績好，

卻也沒有比我好的同學，我需要的是一個像孫浩偉這樣的人。 

 

站在走廊上，他看著拳擊室透出的燈光，聽著飛蛾撲向日光燈的聲音，他離

開教學大樓，走進大樓後方和學校圍牆間的小巷，在雜草叢生的小巷他低著頭尋

找拳擊室對外的氣窗，在透出光亮的氣窗前，他緩慢地趴下，他聽見擂台圍繩來

回晃動的聲音。喘息聲，拳擊室裡只有擂台上方的日光燈亮著。擂台之外的空間

向四邊無盡延展，像充滿暗黑物質的外太空，看不見出口。覆蓋著汙垢的窗子讓

他一時不確定自己看見了什麼。 

他貼近氣窗，看見筱芸學姊兩手緊抓著圍繩，平常總是綁成馬尾的長髮披散

肩上，學姊的雙臂不止抖動，彷彿抵抗不住壓力將要被折斷的兩支免洗筷。學姊

光溜溜的臀部被後方的男人抓著，男人緊貼在學姊的背上，他只看見男人頭上一

片像太陽餅那般大的褐色頭皮貼著幾撮稀疏毛髮，他因為震驚而無法閃避視線。

男人的灰色運動褲在腳邊聚成一團小山，旁邊有一頂眼熟的黑色鴨舌帽乾癟的躺

在擂台上。學姊的頭無法抑制的上仰，她一開一闔的嘴巴，他說：就像你的小丑

魚。當他回過神時，發現自己的嘴唇在顫抖，一股奇異的暖流從跨部湧了上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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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上頂點之前，他發現仰著頭的學姊正在看著他。對視的瞬間，他倆無動於衷。

他發現學姊戴著透明的護齒牙套，闔不上的唇乾澀灰白，後方的男人抱著學姊的

腰抬起頭，嘴裡喃喃不止，男人的表情看起來很詭異。「看起來就像這樣。」他

抽出桌墊下的 3D 明信片，是表情會隨著角度變換的小丑。在瞬間的無表情裡，

他才看清楚男人的臉孔。這會兒他才理解：鄭老師在上筱芸學姊。他踉蹌的翻牆

離開校園，汽油桶被他遺忘在草叢裡。 

 

「做那檔事為什麼叫『上』？我看叫『撞』還差不多。」他開始用拳擊手套

碰撞水族箱，裡面的小丑魚被嚇個半死。 

「所以她看到你了？」我拉過他的手套，避免我的小丑魚暴斃。 

「我從來不知道鄭老師是禿頭。」他語氣淡漠，「他那麼高。」他看著我的

水族箱，我拆下他的手套，他像發條故障的玩偶一動也不動，任人擺布。 

 

鄭老師是國中部的體育老師，同時也是拳擊社的指導老師。鄭老師年近四十，

身材高大、皮膚黝黑，總是帶著一頂鴨舌帽出現在操場、網球場、辦公室、拳擊

室或是任何他可以耍帥的地方。女生都喜歡上他的體育課，因為就算躲在樹蔭下

不打球，鄭老師也不會怎麼樣，他還會跟她們一起坐在旁邊聊天，看那些應該出

來曬曬太陽的男生在球場上追著球跑。他總是用一派輕鬆的態度跟學生相處，跟

男同學勾肩搭背，跟女同學嘻笑打鬧，然後他會爽朗地哈哈大笑，露出一排白齒。 

拳擊社是國高中部一起上課的社團，因為校內只有一個拳擊專業的鄭老師，

而且學校也不打算為沒有亮眼成績的社團聘請第二個教練。鄭老師十幾年前曾經

是拳擊國手，職業生涯無法更突破，便隱退轉任體育老師，但顯然他對栽培下一

個國手沒有興趣，以往我們學校的拳擊隊出去比賽從來沒贏過半個獎盃。因此，

當彭筱芸在今年的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中，參加高中女子拳擊錦標賽獲得亞軍時，

校門口那塊碩大的 LED 字幕機上，這行字整整跑了三個月：賀！彭筱芸榮獲全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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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等學校高中女子拳擊比賽亞軍！聽說她投出幾份帶有厚厚推薦信的履歷之後，

成功申請上國立的體育大學。體育界的明日之星！鄭老師會這麼說，然後再用誇

張的語氣描述最後一回合的時候，已經搖搖晃晃的彭筱芸是如何以致勝一拳贏得

亞軍。 

浩偉用手指輕輕敲打我的水族箱，小丑魚無動於衷，他的手指關節發紅腫脹。

「大家在做暖身操的時候，鄭老師把我叫到走廊上。」晃動的圍繩、太陽餅那般

大的頭皮、一開一闔的嘴巴讓他無法集中注意力，像是我倆喜歡在游泳池裡說話

那樣，他說鄭老師的聲音彷彿被包住，聲波緩慢而扭曲。抬頭望著鄭老師，他覺

得那頂黑色鴨舌帽隨時會被掀起來，而他為此感到害怕。暖身操結束後，鄭老師

宣布：「今天開始，孫浩偉上場對練，彭筱芸妳負責帶他。你們幾個當學長的，

不要再把浩偉當小弟使喚，聽到了沒？」好言相勸之後積極實施賄賂，他從打雜

小弟晉升為拳擊小種子，之後不必再幫學長扶著沙包，也不用在課後留下來打掃

拳擊室了。筱芸學姊在擂台上戴起手靶，要他練習直拳。 

「她一直用那種眼神看我。」他說。 

「什麼眼神？」我問。 

「看敵人的眼神。」 

他維持出拳姿勢，以彼此能聽得到的音量，小聲對她說：「老師說你們在認

真交往。」她沒有放下手靶，她說：「出拳，快點。」他用力給手靶一記直拳，

學姊看著他，尖銳的，即使拳擊手套裡面的指關節腫脹難耐，他還是連續出拳，

直到滿身大汗，雙手彷彿千斤重的磚頭，再也舉不起來。 

「要記住，只有上身轉，腰要保持不動。」她說。 

「是真的嗎？」 

「就像老師說的那樣。」背對著他，學姊拉起圍繩，她是什麼表情、什麼眼

神，他無法想像。那天之後，已經申請到大學的筱芸學姊，一直請假沒來學校上

課，直到畢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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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沉默下來，我想故事就說到這裡吧。「去看醫生吧？」我起身，把他用過

的毛巾丟進廁所。他突然說：「我爸每次都說，拳擊手就是要堅持，要等。等到

空隙出來的時候，就是那個時候，給對方一拳。」我不理他，開始尋找外套，因

為他眉骨上的撕裂傷口不時滲血，這時間轉角的診所還開著。「下課的時候，我

跟鄭老師說我有事要跟他說。」我停下動作看著他，我認得那個眼神，該死的偏

執狂。 

 

社課結束後，所有人陸續離開，只剩下兩個人的時候，不等浩偉開口，鄭老

師便拍拍他的肩膀，說他剛剛有仔細看他的動作，很標準，再練一個禮拜，下禮

拜就可以練別的動作了。看浩偉面無表情，鄭老師故作輕鬆地給他鼓勵：「小個

兒，老師相信你可以的。」浩偉穿越圍繩，爬上擂台，擺出出拳姿勢。鄭老師靠

在擂台邊，語氣輕鬆地說：「不錯、不錯，動作很標準。」接著，浩偉出拳，一

記直拳，鄭老師耐著性子說：「不錯，小個兒。下來了，下次上課再練吧。」浩

偉無動於衷，朝著空氣再來一記直拳。感覺到不對勁後，鄭老師說：「下課了，

別鬧了。」說完他便轉身想離開拳擊室。浩偉放下雙手，對著鄭老師的背影說：

「老師上來啊，老師不敢嗎？」 

 

「你真的那樣說？」我放下手上的外套，一屁股坐在地板上。 

 

鄭老師停下腳步，用兩秒的時間壓下怒氣，他再度朝門口走去，並且把拳擊

室的燈一一關上，他說：「快點下來，我要鎖門了。」擂台上的日光燈還亮著，

浩偉說：「還是老師只敢上學姊？」鄭老師轉過身，表情僵硬。「小個兒，不好笑

哦。」鄭老師大概理智上想把這個狀況「河蟹」掉，但是他的身體不聽使喚地朝

著擂台走過去，轉眼間穿越圍繩來到孫浩偉面前。「你是不是對老師有什麼誤會？」

鄭老師說。他保持著防守的姿勢，慢慢後退，恐懼感在擂台邊深不見底的黑暗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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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圖扯他後腿，讓他投降。「媽的……我真的嚇一跳，我還以為有什麼東西從老

師身體跑出來了……」他說。 

 

兩人僵持了一分鐘，他開始感覺大腿和手臂的肌肉隱隱發痠，全身微微顫動，

擂台之外的黑暗空間彷彿無盡蔓延，看不到出口。鄭老師似乎也察覺到浩偉的疲

態，看著小個子渾身寒毛豎起，卻又不甘示弱，他開始覺得這個情況很有趣，於

是他也擺出姿勢，開始往浩偉身上出拳，沒有使出全力，但拳拳早已打得浩偉東

倒西歪，像是在耍弄一隻沒有長利爪的小老虎。過了兩分鐘，浩偉雖然氣喘吁吁，

但還算直挺挺地站著，挑釁的目光不減。於是，鄭老師生氣了，怒火來到他的指

關節，他握緊拳頭，加大力道朝浩偉打過去，浩偉五拳裡被打中三拳，本來不敢

打頭的鄭老師也開始朝頭和臉打去，顧不得傷痕顯而易見，他決心要給這隻不知

天高地厚的小老虎一些教訓。 

隨著時間過去，體力的極限和意志力的潰散，兩個揮空的直拳和一個軟弱無

力的勾拳。汗水打鹹雙眼，他朝著其中一個黑影出拳，揮空的上勾拳打到鄭老師

黑色鴨舌帽的帽簷，它騰空落下，乾癟的躺在不遠處。就像拿起紅布在公牛面前

揮舞，這個年輕鬥牛士徹底把他惹毛了，鄭老師開始加快速度，往浩偉的右臉猛

攻，眉骨冒血、眼皮紅腫，浩偉已經看不清楚右前方，但他還是憑著意志力維持

防守姿勢。他僅存的左眼緊盯著鄭老師微禿的頭頂，鄭老師感覺到他的視線。鄭

老師徹底失去理智，他快速出一記直拳，魯莽伸直右臂時，右側失去防守，出現

了空隙，浩偉向左閃過直拳，然後握緊左拳頭用力朝斜上方瞄準鄭老師的右肋骨

出拳。用左拳重擊，是鄭老師始料未及的。鄭老師抱著肋骨跪了下來。 

「一拳就倒地？」我懷疑。他說：「肝臟攻擊你不知道？幕之內的絕招你不

知道？」為了避免他開始解釋《第一神拳》的情節，我勉強接受鄭老師一拳倒地

的情況。 

「後來呢？」我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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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知道耶，應該爬起來了吧。」他說。 

「什麼意思？」我說。 

「趁老師倒下去，我就跳下擂台逃走了。」他說。 

「他如果爬起來，一定會殺了我。」他補充說明。 

「然後呢？」我問。 

「然後我就在這裡了。」他說，然後把已經不再純白的毛巾塞進另一個鼻孔

裡。此刻我才醒悟，原來不是學長，而是鄭老師把他打得鼻青臉腫，而且現在，

鄭老師可能還倒在學校地下拳擊室的擂台上。 

「媽的，你跑來我家幹嘛？」我又站了起來。 

「問你啊。」他說：「接下來怎麼辦？」 

 

雖然這個情況很荒唐，但我還是開始思考接下來該怎麼辦。最讓我氣憤的是，

這似曾相識的狀況是怎麼回事？孫浩偉闖禍之後跑來找我，鉅細靡遺地告訴我一

些近乎冒險的精采故事，然後問我接下來要怎麼處理。有一次準備放學回家，他

拉著我走到平常不走的後門，我問他怎麼回事，他開始跟我說他在家後面發現一

隻剛死不久的小貓，他是如何把牠埋起來，又是如何發現附近有一群喜歡虐貓的

高中生，然後他是如何去警局報案，所以現在他們正在校門口堵他，等著找他算

帳。那一次我們繞了非常遠的路才回到家。 

想了一會兒，我說：「如果不提學姊的部分，那就是，下課後，鄭老師親切

的拍拍你的肩膀給你鼓勵，然後你就跑上擂台要跟他單挑，你挑釁他禿頭，所以

你們就對幹了。聽起來事情發生的經過就是這樣。」他說：「嗯，他們一定會問

我為什麼要這麼做。」我說：「廢話，所以你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做？」我當然知

道他為什麼要這麼做。只是有時候真的很想聽他親口說出來，俗濫的一句為了正

義也好，打他就是爽也好，不然我真的一肚子氣無處發洩。但他沉默，每次他都

沉默，反正我也只是碰運氣問問看而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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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那你就實話實說吧。」我說。 

「他拍拍你的肩膀。」 

「輕拍你的頭。」 

「然後叫你小個兒。」 

「所以呢？」他問。 

「他摟你的肩膀，輕摸你的頭，然後叫你小個兒。」我說。 

「聽起來很不舒服。」他說，然後陷入沉默。雖然我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做，

但很多時候，我不懂到底值什麼讓他這麼做。突然想起什麼似的，他說：「我爸

說，以後練拳擊的話，絕對不能拿來欺負人。」我把房門鎖上，跟著他一起從陽

台爬出去，再躡手躡腳的翻出我家後院，去那間開在轉角，晚上拼命敲鐵門會開

的老字號診所，但得先被老得像酸梅的護士臭罵一頓。 

隔天，孫浩偉帶著驗傷單到訓導處，看著他慘不忍睹的臉，訓導主任馬上就

知道大事不妙。輔導老師、訓導主任、班導玲子還有校長，他們隱密的處理了這

起師生鬥毆的事件，為了息事寧人，在不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前提下，鄭

老師主動請辭離開學校，彭筱芸的名字沒有被任何人提起，她就這樣跳過火圈，

安全下庄。而拳擊社因此暫停活動，形同廢社。意外的，讓孫浩偉當初火燒拳擊

社的目的一併達成了。 

以上，就是事情發生的經過。 

 

數學老師一離開，玲子便放下手上的工作，朝我走過來。死白的燈管下，她

細長的眉毛聳成一座山丘，臉上的妝掉了不少。玲子想知道他們為什麼會打起來，

雖然她已經聽過鄭老師和孫浩偉的回答，但她還是想再問一次，好像再問一次就

會不一樣，大概是因為她跟鄭老師前一陣子才剛開始交往。我開始對老師交代那

些我細密編織過的畫面：狀似親密的舉動，曖昧難解的針鋒相對，時而充滿敵意，

時而互動親近。我自然的以遲疑、困擾的語氣說話，發出這樣充滿說服力的聲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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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連我自己都感到訝異。我閉上嘴，發現她沒有在聽我說話，她的神情像是在

聽一首間奏很長的歌，等待迷惑她已久的尾聲奏下，好結束這一切。我看見她下

意識的吸了一口氣，卻含在嘴裡，沒有吐出來。也許直覺之類的東西已經在腦中

被過濾掉，逐漸把種種疑問自行消化，開始接受這個事實，我猜大人都是善於適

應的動物。 

離開辦公室時，天已經黑了，我轉進教學大樓與圍牆間的小巷。不知道為什

麼，在一切結束之前，我想看看拳擊室。小巷不如我想像中那麼狹窄，瘦小的兩

個學生可以輕易擦肩而過，我卻想見孫浩偉磨擦著雙臂才得以通過這小巷。過了

一個轉角，拳擊室的氣窗就在這個邊上。我以手機照亮整條路徑，黃土路上充滿

小石塊，沒半根雜草。我彎著腰查看牆上的氣窗，心裡盤算著拳擊室的位置。過

了管樂社、慈青社、熱音社，該是拳擊室了。我趴在地上，用光亮照著底下的三

扇氣窗。第一扇氣窗看不見整個擂台，只看見擂台一角，關於台上發生的事情，

大概看不清全貌；第二扇氣窗前裝了一台冷氣，沒被冷氣擋住的地方用黑色膠布

貼了起來。我爬到第三扇氣窗前，左半邊的窗子被雜物給擋住，應該是置物櫃的

上方又堆了紙箱，只能看見天花板與燈管。右半邊的窗子正對著拳擊室的門口，

大約可以看見三分之一的擂台。我靠著牆面坐下，拍拍膝蓋上的塵土，正準備站

起來的時候，看見前方不遠的圍牆邊，立著一個白色的汽油桶。 

我拿起汽油桶，走出小巷。 


